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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12日讯（记者 宋
磊 李钢） 12日上午，山东省立医院
部分领导在看望来济求医的青海“瓷
娃娃”一家时表示，将为这个困难的
家庭减免手术费。此外，济南西藏中
学的师生为夏苍更群一家送来了糌
粑等藏族食品和祝福。

为了方便一家人起居照顾，省立

医院已经给夏苍更群一家换了专门
独立的病房。12日上午9点左右，夏苍
更群一家还接到了省立医院赠送的
三辆“瓷娃娃”症专用轮椅和毛毯等
爱心物品。院长秦成勇表示，为缓解
一家人的经济压力，将争取为他们减
免手术费。

中午时分，济南西藏中学的师生

来到病房看望夏苍更群一家并献上
洁白的哈达，他们给一家人带来了糌
粑、酥油、肉干等藏族食品。师生在贺
卡上写道：“不要因为现时的困难而
屈服于命运，要永不放弃生命的希
望。相信自己，让生命之花再一次绚
丽绽放。”

省立医院小儿骨科主任医师王

延宙表示，医院已经为老二群措吉和
老四金措预约了手术，手术安排在13

日进行。当天，老二和老四进行了血、
尿、便、心电图等术前常规检查。省立
医院医务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尉真
表示，他们将组织志愿者携带爱心图
书到病房，给孩子们讲故事，缓解她
们的术前焦虑。

小小希希走走了了，，换换一一种种方方式式留留在在我我们们心心中中
菏泽三岁女童12日早晨去世，捐献三器官救了三人

本报青岛1月12日讯（记者
刘腾腾） 1月12日早晨5点56

分，因为重度颅脑损伤医治无
效，三岁的小希不幸离开了人
世。小希去世后，父母将女儿的
两个肾脏、一个肝脏无偿捐献。
当日，她的三个器官分别移植到
了三位等待救助的患者体内，延
续了三人的生命。

本报1月12日报道菏泽三岁
女童因外伤生命垂危，父母泪捐
女儿器官回报社会一事。1月11
日，小希的父亲高先生想通过捐
献女儿器官的方式，让她能留在
这个世界。12日早晨5点56分，小
希因为重伤医治无效离开了人
世。在红字会工作人员和医院工
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高先生一
家人和女儿做了最后的告别，医
护人员随即实施了器官捐献。

“孩子身上可以捐献的器官
有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孩子的角
膜太小还无法捐献。经过父母的同
意，孩子身上的这三个器官都将捐
献出来。”青大附院的医护人员说。

去世后小希随即被推进手术室，
在实施器官捐献前，医护人员俯
身低头向她默哀致敬。经过数个
小时的手术，小希的三个器官顺
利得到了移植。

就这样，三岁的小希走完了
她的生命之路。在离世几个小时
后，她又获得了“重生”，她的两
个肾脏和一个肝脏捐献给了三
名病重的患者，延续了三人的生
命，这样，小希将换一种方式见
证这个世界。青岛市红十字会三
捐献办公室负责人张少芹介绍，
三岁的小希是青岛目前年龄最
小的器官捐献者，也是青岛第
101例器官捐献者。

青海“瓷娃娃”手术费将减免
藏族学生送来糌粑、青稞等藏食，还将有志愿者来给孩子讲故事

器官移植手术前，医生对小希默哀致敬。 青岛市红十字会供图

三岁女童捐献器官

医医托托用用上上微微信信，，百百度度答答案案忽忽悠悠人人
济南也有不少“网络导医”，夸大病情拿提成

近日，媒体一则“医托围城”的报道，让暗流涌动的“网络医
托”浮出水面。作为一些医院尤其是民营医院的重要“宣传手
段”，打着各种“专家”名头的“网络导医”不仅在网上大行其道，
微信也成为其不断运用的“新技术手段”。

本报记者 刘志浩

仅凭一两句话，就确定是早泄

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北京很
多“网络医托”依靠微信等手段
为某些医院“拉客”。根据调查发
现，这样的情况济南也有。

1月5日上午，记者通过微
信“附近的人”，关注了一个名
为“侽科在線咨詢”的微信号，
并以患者身份进行了咨询。

很快，对方表示自己是济
南某男科医院“大夫”，当听到
记者仅用一句话描述的症状
后，该“大夫”立即给出诊断结
果：“严重早泄。”

随后这个“大夫”表示，趁
着目前还年轻，“必须重视这个
病”。在得知记者有女友后，“大
夫”再次表示，“早泄容易让男
人产生心理障碍，自信心下降。
也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久
而久之，这类疾病还会间接影
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早泄的病因有很多，已经
出现早泄的情况，是由病因引
起的。不治疗的话，是不会自行
恢复的。”该“大夫”一再劝说记
者留下姓名及联系方式，过了
两个小时后，还在线询问记者
是否仍“关注此事”。

5日下午，济南历下区一家
三甲医院的男科主治医师介
绍，目前业界对于早泄的定义
尚有争议。根据原因不同，早泄
一般分为器质性和精神性两
种，以他从医的经历看，“多数
人尤其是年轻人属于精神性的
早泄，严格来说，算不得病。”

“即便真属于早泄，也必须
是经过全方位的问诊、检查、分
析后才能得出结论。”该主治医
师表示，正规的治疗需要树立
病人的信心及伴侣的配合，“一
味的吓唬怎么可能治好病？”

男医托用女头像钓患者上钩

“这样的人十有八九是医
托。”近日，有过该行业从业经
历的余明(化名)说。他表示，这
样的“网络医托”业内一般都称
为“导医”，顾名思义就是“把病
人导到他能拿提成的医院”。

一年多前，旅游管理专业
出身的余明曾在外省某男科医
院当过“导医”。余明说，当时他
在该医院进行了十来天的培
训。让他意外的是，这里的“培
训”涉及医疗专业的东西很少，
大部分都是教人怎么忽悠人。

“来咨询早泄的，需要先问
问他的基本情况。”余明称，如
果年龄在24岁上下的，就要告
诉他们治疗不及时会影响学
习、生活以及以后结婚；如果年
龄在30以上的，就要侧重说如
何影响家庭和睦、夫妻生活等。

余明说，培训完上岗，他每
拉一个人到医院看病，便能拿
到20多元。如果病人开方吃药
或进行手术，他的提成则另外
考核，“可以提更多的钱。”

“虽然我是男的，但微信
头像用的却是女的。”余明称，
这是为了钓一些人上钩。一旦
微信聊得差不多，他们就会要
对方的电话，然后由一个女同
事进行“更直接”的电话忽悠，

“一直到把你忽悠到来看病为
止。”

余明“入行”后发现，一些
经验丰富的“老导医”，会把各
种问题进行归类。“病人问到什
么，把答案复制粘贴上，稍微改
改就能用”，而像他那样的新
手，则大多只能“一边百度，一
边跟病人周旋”。

本报记者 刘志浩

余明说，“被‘导医’导去的
医院，宰起人来都是不眨眼的。
比如正常几百块钱的割包皮小
手术，这里就可能收几千块。”

“如果能确定他们是‘网
络医托’，那么就有诈骗的嫌
疑。”6日下午，齐鲁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福瑞表示，患者如果
到“微信导医”指定的医院看
病，“一旦出问题，首先要追究
的是医院的责任。”

不过陈福瑞坦言，线下的
医托较容易界定，但目前线上
尤其是微信上的所谓“导医”，
界定起来却有难度。对于患者
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好
各种证据，这样一旦出了问
题，“将来诉讼也有据可查。”

据了解，2009年卫生部颁
布的《互联网医疗卫生管理办
法》规定，互联网医疗保健信
息服务内容必须科学、准确，
不得发布虚假信息，不得从事
网上诊断和治疗活动。

但是，一位从事医疗行业
多年的人士介绍，“从目前的
情况看，互联网，微信等新生
事物发展速度太快，规范的制
定有些力不从心。”

“即便能给他们定性，实
际执行起来也有难度。”该人
士表示，“比如你听了‘导医’
的话去了某医院，最后出了
事，但回来找‘导医’时，他们
却可能说，‘只负责介绍，去不
去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种情况下，该人士建
议，“最好就是不要轻信网上
的这些所谓‘专家’。”

“网络医托”

涉嫌诈骗

聊天过程中，所谓“专家”一直夸大病情。 微信截图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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